
介绍来的“爱情”
“一天凌晨，（二儿子）种根回来

了！他满面春风，身后跟着位姑娘。
我又惊又喜，急急忙忙要去开门，却
被老伴抢了先。‘妈妈，爸爸’，姑娘
羞怯地轻轻叫了我和老伴。我心中
像喝了蜜般的甜！这在我已经是第
二次了。去年初冬，也是这么一个凌
晨，大儿子金根带儿媳妇回家时，我
兴奋得脸在笑，身在抖，人家还以为
我犯病了呢。”这是一位小三线退休
工人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带着女朋友
回家时难以掩饰激动心情的表达。

在小三线建设及投产过程中，
职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日益暴
露，青年男职工找不到对象的问题日
益严重，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
开始凸显，一些年龄在 !"—#$岁之
间的单身男职工由于无法解决个人
问题而经常无事生非，到附近村镇买
条蛇，将蛇皮缠在手臂上，到女职工
宿舍取闹；几个男职工为某一个女职
工而打架斗殴，以此来发泄自己内心
的苦闷等等事件时有发生。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上海市政

府、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
等上级机关，以及小三线各企事业单
位的工会和团委工作人员纷纷开动
脑筋，为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而
奔波忙碌。正当一筹莫展之时，《青年
报》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引起了八五钢
厂这一未婚男职工最多的工厂团委
的注意。启事刊登的是海运局为常年
在海上漂泊的海员征婚的消息，大家
茅塞顿开———通过报纸征婚解决青
年职工的个人问题。

%&'$年，时任八五钢厂团委书
记与上海的《青年报》取得了联系，
八五钢厂以支付 %!$元广告费的形

式购买《青年报》版面，登载本厂征
婚启事，宣传企业的优厚待遇和生
活条件，吸引女青年的关注。凡是上
海市区、郊区或其他省市在全民所
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女青
年（须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如果
与八五钢厂男青年恋爱成功，结婚
后还可以调到厂里工作。这一招果
然收到了奇效，在征婚启事见报的
十天时间里，厂团委就收到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来信 ()$封。厂党委见
此形势，为了提高男女配对的成功
率，还专门举办了“六个第一次”的
专题讲座，教男青年第一次通信、上
门、外出约会时应注意的问题。如第
一封信字迹要端正，字句要通顺；第
一次约会要准时赴约，不能失信用；
第一句话谈吐要温雅，讲话要礼貌；
第一次见面衣着要整洁，朴素又大
方；第一次登门要量力而行事，不卑
也不亢；第一顿饭要谦逊又礼让，尊
老又爱幼。看到八五钢厂的征婚工
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万里锻压厂、红
星木材厂、后方瑞金医院和胜利水
泥厂等也纷纷效仿，刊登征婚广告
的报纸范围也迅速扩大，《解放日
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等上海
的报刊上都出现了小三线企业为青
年男职工征婚的信息。从 %&'$年到
%&'( 年短短四年时间里，南到广
东、云南，北至黑龙江、内蒙古，东到
上海、浙江，西至青海、新疆的女青
年纷至沓来。她们中有翻译、演员、
医务人员、技术员、工人、财会人员、
大学生、教师、农场职工、公安人员
和营业员等，#$$$多名小三线企业
男青年通过征婚在皖南组建了家
庭，用八五钢厂领导的话来说，“通
过为青年解决个人问题，职工中出
现了三多三少：即学技术的多了，热

爱集体的多了，争取入团入党的多
了；热衷酗酒的少了，赌博闹事的少
了，随便缺勤回上海的少了”。

“影响了皖南人的
生活习惯”
“上海人在衣着上比较时尚。当

年的化纤衣料质量好的叫的确良，
很时髦，特别是一些女工穿着的确
良衬衣，我们这里人看到了觉得很
高级，所以就很快流行起来了，从衣
着的衣料上、衣服的式样上进行模
仿。我记得最典型就是上海人当时
穿的裤子，很窄的裤脚，窄有 "寸或
"寸半，很长的拖下去，然后穿上很
时髦的鞋子。我们这里原先穿的是
大脚裤，但此后也逐步改为小脚裤
了。当地人看到上海人穿什么衣服
就开始模仿，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学
会了上海话。很多青年人，招工到上
海的工厂之后，他们回家都学着上

海人穿衣服，讲上海话，绩溪成了
‘小上海’。”曾任绩溪县小三线交接
办公室副主任的汪福琪讲述道。在
他看来，上海小三线职工对当地人
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皖南当地人不单单是从穿衣打

扮上向小三线职工学习，在更深层
次的医疗卫生、生活习惯、思想意识
等方面也在和小三线职工的交流互
动中逐步改变。以看病为例，虽然说
小三线建立的四个医院初衷是为小
三线职工服务的，但从开出病房开
始，当地人就云集而来。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小三线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
疗水平都是明显高于当地的医院。曾
经在后方瑞金医院政工科任职的吕
建昌清晰地记得：“我们这个医院在
地方上很吃香，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
高。当地的县级医院肯定是比不上我
们的，地级市黄山市的医院也不行。
所以他们那里的领导都经常到我们
医院来看病。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生病了都到我们这里，住在我们病
房。就连安徽省的一位副省长也曾在
我们医院病房住过。”
在小三线职工的影响下，皖南

人的眼界和视野也逐步开阔。在小
三线职工刚刚到达皖南的时候，汽
车、卡车开过去，当地人说这辆小车
是不是那辆大车生出来的，农民不
知道车子为什么会动，甚至有些人
拿着草去喂车子，以为车子是牛。工
厂水龙头一开，农民想这水是哪里
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现象发
生了明显的改变：小三线企业的小
卖部带来的上海商品，当地人不需
出远门，就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生
活用品；工厂的浴室给当地农民创
造了讲究清洁卫生的条件；自来水
为他们的生活用水及农业生产用水
提供了方便；工厂的电也输送到附
近的村庄，改变了当地农村人点煤
油灯的习惯。

小三线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
为皖南人提供了基本的娱乐方式。每
次小三线企业放映电影，当地乡亲们
就携老拖小与职工一起看电影。有一
次文工团到后方演出，他们为了看
戏，从山里带了点心过来看，小三线
业余队伍到企业演《红灯记》，他们竟
赶了几十里路来看，只要是有小三线
企业的地方，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
现象。那些通过征地进入小三线企业
的当地青年人，更是从头到脚开始向
后方职工学习，从穿着打扮、行为方
式乃至学说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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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什么东西这么香

这个镜头虽然播放了不到一分钟，但也
是相当奇怪的了：一个东方女人手里拎着两
大串“泰森”小鸡，雄赳赳气昂昂地跟在三 *

党集会队伍的后面，不要被误认为是泰森的
广告才好呢。
“哈哈哈……”凯蒂在电话的那一头大

笑。“走在三 *党集会队伍的后面，你是什么
感觉？”凯蒂终于停止了笑声问道。
“你想作电话采访吗？告诉你吧，我在数

八珍烤鸡的八样料，那是：茴香、花椒、桂皮、
肉豆蔻、丁香、葱、姜、酱油，还要加一些中国
人的补药。”我回答。“好了，不开玩笑了，我的
家就在波德，我是在那里长大的，明天我要从
纽约飞回去，我的父亲说请你全家来吃饭。”
停了一下凯蒂又加了一句：“我告诉过我的家
人，你是中国最好的厨师，是不是可以带一道
真正的中国菜？别忘记要素食。”
放下电话我有些手足无措，蕾蕾曾经告

诉过我：“凯蒂出身于底子殷实的犹太老家
庭，住在一幢绿荫环抱的豪宅里。她的母亲去
世以后，她的父亲又有续弦，女方也是犹太人
的后裔。”“他们家里的规矩很大的呢。”蕾蕾
又补充了一句。果真如此，当天的信箱里就躺
着一只沉甸甸的信封，上面没有邮戳，是由专
人送来的，因为家里没有人，就放在信箱里
了。打开一看是一份精致的请柬，上面还印了
一个棕红色的火漆徽章。请柬上面的字好像
是用鹅毛笔写出来的一样，粗细有致。
丈夫看了看说：“现在这样的家庭在美国

也是不多的了。”“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去呢？蒸
一笼素菜包子？”我问。丈夫回答：“不好，根据
我的经验，美国人最不喜欢这种白乎乎的泡乎
乎的东西了，还不如春卷。”“不好，凯蒂不吃油
炸食品的。伊也很少吃麻薯这一类的中式甜
食。”我说。“算了，不要做菜了，送一条真丝围
巾或者两面绣的摆设……”丈夫说。“不好，不
好，凯蒂是个中国通，伊在上海的时候，我专门
带伊到苏州的工艺品门市部去买了一大捆这

种东西呢。再说，伊点明要真正的中国菜。”
我第一次发现，到有钱人家去做客，实

在是件非常头痛的事情呢。我有些后悔，不
应该答应去吃饭的，甚至不应该和凯蒂认识
的。这时候小珍带着女儿过来串门，进门就
问：“什么东西这么香？”丈夫说：“是八珍烤
鸡烤好了吧？先吃烤鸡！不要为这个凯蒂头痛
了，还有一天时间去想呢。”儿子说：“我已经
隔着烤箱的玻璃看了好几次了呢，金黄金黄
的，我的喉咙里都要伸出手来了。”
我笑了，儿子最后的那句话完全是我母

亲的口气。我想起了我在上海的家人，此时此
刻他们应该起床了，母亲还不知道，我已经把
她的拿手菜八珍烤鸡改良成为美国菜了呢。
小珍在一边说：“别人做一道八珍烤鸡要

五六个小时，先要把各种香料放在锅子里煮
两个小时，等汤冷却以后，还要把鸡放进去浸
泡两小时，再加葱姜料酒腌制，最后才挂在烤
箱里烤。你回家最多才一个多小时，入味吗？”
“你尝尝。”我得意地说。
自从去上班以后，便明白了一件事，那就

是在美国打拼吃饭，样样事情都要做得快。不
然的话，一家三口的嘴巴都只好扎起来了呢。
“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小珍问。“先把小

鸡冲洗干净，再用针线把鸡脖子缝起来，插上
三根筷子，让小鸡可以倒站在那里了。这才把
香料找出来，配不齐的就用美国超市里的九
层塔、意大利香芹等代替，然后一起放进打肉
机里打碎和酱油搅拌在一起，用手再把这自
制的香料酱在小鸡的身上抹一遍，余料倒进
剪去屁股的鸡肚子里，塞进烤箱里。因为所有
的香料都打成了粉末加上酱油，很快就会渗
入到鸡肉里。二十分钟以后，喷香的八珍烤鸡
就可以吃啦。”
“打肉机可以把茴香、花椒、桂皮打碎吗？”

小珍问。我看了一眼丈夫说：“打是打得碎的，
但是想要打成粉，只好用咖啡研磨器了……”
我还没有说完，丈夫就惊呼起来了：“啊哟，明
天早上我的巴西咖啡就会变成‘八珍咖啡’
啦！不过家里咖啡研磨器也太老式了，对
了，你今天好像发工资了，是不是可以送我
一台新的呢？太好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丈夫高兴起来。我无话可说，我正计划要给
儿子买一台任天堂游戏机，那是需要一百多
美元的。为了我的儿子，我得加紧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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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你们来晚了一步

徐副局长让刘正声取出了公安局的官方
介绍信交给季冲，接着又掏出自己的名片递
上。季冲其实以前遇见过这位徐副局长，他装
作已经不认识的样子说：“呦，是徐局啊，什么
事劳您亲自来一趟啊？”一边寒暄着，一边也把
自己的名片回赠给徐副局长。徐副局长一边接
名片，一边把刘正声介绍了一下。
“季庭长，我们今天来，是无事

不登三宝殿哦。”徐副局长先发制人
道。“当然啦，一位 +市公安局长加
一位刑侦局长一起光临，如此隆重，
一定有重要大事啦。”季冲满脸笑容
地应对说。“确实有件十万火急的大
事。”徐副局长不失时机接住话头
道，“听说方国良律师将那份《承诺
书》的原件交到你们省高院来了？”
“徐局真是消息灵通啊！”季冲

虽说已有准备，听他说得那么明白，
不免还是暗暗吃惊，这件事是怎么
走漏的消息？他迅速回想了一下，那
份《承诺书》从院长手里拿来后，自
己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那么他们
怎么会得到消息的？看来只有一个
环节，就是那份收条，对，一定是那个环节。
“都在政法系统，消息当然容易传开了。”

徐副局长打马虎眼，然后话锋一转道，“我们
今天来，是要请季庭长帮个大忙。”
“哦，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啊？”季冲问。“刘

局长，这是你负责的案子，你对季庭长说吧。”
徐副局长说完，转身把刘正声拉到前面来。
“是这样的季庭长，对于我市大发矿业集

团可能遭到不法分子勒索诈骗的事，我们局
里成立了由徐局亲自挂帅、由我直接负责的
专案组。经过对这个案子的初步调查分析，我
们认为破案的关键在那份所谓的《承诺书》。”
“现在那份《承诺书》在你们民事庭吧？”

徐副局长急不可耐地直奔主题，“我们此行的
目的，就是想借用一下那份《承诺书》，带回去
做一下技术鉴定。我想季庭长一定会支持我
们尽快破案吧？”季冲依旧保持着自然的笑容
道：“今天恐怕要让二位白跑一趟了。”“什么
意思？”徐副局长问。“真可惜，你们来晚了一
步。”季冲摊开双手做出一副十分遗憾的表
情，“昨天傍晚方国良律师刚来过这里，把《承

诺书》的原件要回去了。”“这是真的？”刘正声
将信将疑地看看季冲，又看看徐副局长。“季
庭长不会是和我们开玩笑吧？”徐副局长脸色
骤变，虽然表情里还留着笑意，却已经显得十
分僵硬。“工作上的事我季冲从不开玩笑。”季
冲收敛起笑容。徐副局长和刘正声面面相觑，
一时有点不知所措。“那么这是真的了？《承诺

书》真的又给方国良拿走了？”刘正声沮
丧地问。“确确实实是真的。如果《承诺
书》还在我手上，我一定让你们带回去
做鉴定。”季冲沉稳地答道。徐副局长心
里有说不出的恼怒，可这里是省高院不
是市局，容不得他耍性子发脾气。不管
这个季冲说的是真是假，反正今天是空
欢喜一场，看来只好草草收兵了。
在回市局的路上，徐副局长脸色

铁青，一路无语回到局里。到了自己办
公室，想了想，还是打个电话对葛辉讲
一下今天的事情。
葛辉听完，既未批评也未表扬，只

是问他下一步作何打算。徐副局长考虑
了一下说：“葛书记，要想拿到《承诺书》
原件，我看我们只剩下来硬的这一手
了。”“怎么？你想动方国良脑筋？”葛辉

立即打断徐副局长道，“我看你是不要头上的
乌纱帽了，他可是全省的名人，人大代表，你还
不知人家背后的水有多深呢！”“葛书记你误会
了，我怎么会去动方国良？即使你命令我去，我
还不一定有这胆量呢。”“那你想干什么？”“你
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的。”徐副局长道。

方国良这次临时决定专程飞来上海，是
有万分重要的急事和余国伟商量。昨天中午，
他突然接到周警官的来电，说有火烧眉毛的
事情要告诉方国良。方国良就让周警官马上
来事务所。“出了什么事这么急？”方国良一边
给周警官倒水一边问。“刑侦局的徒弟告诉我
说，他们可能会采取强硬手段来夺取《承诺
书》原件。”“他们想来搜查我们事务所？”这是
方国良的第一反应。“这倒不至于，听说他们
打算在《承诺书》露面的时候就动手夺走。“在
《承诺书》露面的时候？”方国良像是问周警
官，又像自言自语。“说这是徐副局长做出的
决定，让刑侦局坚决执行。”周警官解释道，
“至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动手，他们现在
也不清楚。”


